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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這些在非洲、美洲、澳洲和南太平洋的歐洲人，盜走了很多最早民族的故事，我們把他們關於創造的故事奪走、滅絕了整個民族。」勞倫斯•凡•德•普司特在《獵人之心》第三篇＜重生的世界＞，為布須曼原住民的悲劇性命運作出了總結性的悲嘆之語，我相信正是因為知覺到文明侵入非洲展現著「人踐踏自己的人性，暴力對待自己的兒女」的殘酷圖像，這位在一九O六年生於南非聯邦，出身於一個荷蘭裔暨法國胡格諾教派家庭的勞倫斯才能傾力為布須曼人的人權戰鬥不已、至死不休。

但是，布須曼原住民的命運並不因為勞倫斯一九九六年逝世而減緩。二OO三年聯合國原住民日(8月9日)，聯合國秘書長安南發出警語式的演說指出，全球的原住民仍然面對生存威脅，他們的信仰、文化、語言和生活方式正被摧毀。同一個時期，「國際生存」組織提出了三個部族面對滅族的危險，其中之一正是那些被逐出博茨瓦納中卡拉哈里動物保護區的布須曼人。

職是之故，作為一本我們所熟習的旅行文學的《獵人之心》，也是一本拯救之旅。第一篇＜失落的世界＞刻模著布須曼人的現實圖像，此圖像以「受白人養育的布須曼人」──布達──的遭遇所畢現。當他們抵達柴內一所警站時，布達毫無由來的得到有如戰時受俘者的氣喘症（戰爭結束被釋放那一刻則自動痊癒），勞倫斯看到了達比所曾經面對外面世界的恐懼因警站而「喚回他的恐懼，禁錮著他──這次恐懼更難以克服，因為是深深植根於全族人被殲滅的慘痛歷史教訓。」

勞倫斯認識到「我們殘暴的過去鑄下了現在的惡果」，這惡果在於將布須曼人從土地上塗抹殆盡之後，反布須曼人的戰爭卻透過反其他有色人種的方式延續了下去。勞倫斯在第二篇＜交界的世界＞引阿波里耐的詩句展開了對布須曼人慘痛歷史的悲痛之旅──憐憫我們這些一直在無止無盡及未來國境奮戰的人吧──但是憐憫並不足以引動文明世界對布須曼人的真實援救，因為文明對待原住民的另一個惡果是，我們殘暴的態度「破壞了人的自重和正直」。

有必要讓文明世界盡悉布須曼人的心靈世界，只有在確認過去的錯誤和不公正、推進和解、治療創傷和復興、以與土著人建立更新的夥伴關係下，我們才能夠從「被我們自己所破壞的自重和正直」中獲得解放。當勞倫斯為我們解開「獵人之心」就是「星辰之心」，是一座生命、死亡與復活的心靈沙漠時，我們照見了其中的分野，正如布須曼獵人直指本質時說的：非洲的孩子服膺「自然」，而歐洲人和亞洲人追求「目的」。

如果目的無法回返自然，最後，我們就會像有關牛的故事中，掀開「天空降下的女人」的空籃子一樣──再也無法看到本身內在世界的內容。


